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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清明介绍，10月 21日，母亲脱离危险后，他回到了房县老
家。虽然距事发时已过去十几天，但在詹桂珍被野猪咬伤的现场，
依然还能看到凌乱的痕迹。

小河边的路上，已经干涸的血迹清晰可辨。“我找到了我妈当
天穿的一双雨鞋，里面灌满了血，现在想想都后怕。”田清明告诉
记者，在现场附近一小片菜地里，还能看到野猪的脚印，以及被损
毁的菜苗。“别说是个老太太，就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赤手空
拳也斗不过一头野猪啊！”

记者了解到，事发当日山里气温较低，詹桂珍出门时穿着厚厚
的外套。但实际上，她身上的很多伤痕都是野猪咬烂衣服后造成
的。田清明本想找到当时被野猪叼走的外套，但找了很久都没能
找到，“有可能被河水冲走了”。

截至 10月 22日，詹桂珍住院十多天，医疗费等开销已经超过
10万元。目前，她还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事发后，田清明分别向房县林业局、当地派出所反映了此事。

10月 9日 7时许，天气阴沉的清晨，房县青峰镇杨家院村
三组境内鲜有人迹。

住在村头的郭朝清吃完早饭出门，沿着村口的小路往进山
的方向溜达。但刚走了 200多米远，这个常年在农村生活的男
人就被吓了一跳。“眼前是个浑身是血的人，身上的衣服被撕得
稀烂。”郭朝清形容道。他稳了稳心神，认出面前的“血人”是村
里的詹桂珍。

郭朝清快速上前两步，边走边问“咋搞的”。詹桂珍回答的
声音很是虚弱，但郭朝清还是听到了“野猪咬的”几个字。见老
人伤得很重，恰好出门又没带手机，郭朝清立即调头往家的方向
跑去。因为知道平时老人一个人住在这里，儿女都在武当山特
区生活，郭朝清第一时间给老人的儿子田清明打电话说了情况。

紧接着，郭朝清又在赶往老人所处位置的途中打电话喊了
几个村里的人赶往现场。“第二次见到她时，她又往前走了约 50
米远。实在走不动了，就倒在了地上，到处都是血。”郭朝清
说。此时村里不少人已经到了现场，有人拿来了棉被，有人推
来了一辆人力车。

大家将棉被铺在人力车上，然后将浑身是血的老人抬上了
人力车。村卫生室的医生也赶到了现场，简单为詹桂珍进行了
止血处理。由于老人伤势太重，村医建议直接送往大医院进行
救治。

接到郭朝清的电话后，远在武当山特区的田清明当即又打
电话联系了自己的表哥崔天立。

“他在村委会上班，离得比较近，所以打电话委托他开车将
我母亲往武当山方向送。”田清明解释称。几乎在同一时间，田
清明也发动了自己的车，从武当山出发一路疾驰赶往房县老
家。救母心切的他，一路上不停按汽车喇叭。

在杨家院村，赶到现场的村民七手八脚将詹桂珍抬上了崔
天立的汽车后座。“她身上到处都是血，急得没办法，大家直接用
棉被包着给抬到了车上。”崔天立说。同田清明一样，眼看着舅
妈因失血过多逐渐意识模糊，他一路上将油门踩得越来越深。

“一开始她还疼得呻吟，车走着走着，人就没动静了。”崔天
立告诉记者，但摸摸舅妈还有呼吸，他一边与田清明联系，一边
继续往前开车。在丹江口市官山镇境内的雷家河附近，两辆相
向而行的车遇到了一起。来不及寒暄，詹桂珍被转移到了田清
明的车上。

当时，詹桂珍已经完全没了意识，只剩下微弱的呼吸。田
清明一脚将油门踩到底，一路疾驰。路上，田清明的妹妹朱清
菊电话联系了太和医院武当山院区急诊科，“我们赶到时，医护
人员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到医院时，裹在詹桂珍身上的棉被已被血迹渗透。医护人
员直接将她送进了手术室，而后被转移进了重症监护室。“重症
监护室里躺了两天两夜，这才捡回一条命。”朱清菊说。

10月 22日上午，在太和医院武当山院区的外科病房里，记者
见到了已经恢复意识的詹桂珍老人。由于事发后满头是血迹，
为了方便后期的照顾，医护人员剃光了她的头发。

“5根肋骨骨折，脊骨也有骨折，现在无法动弹，上厕所都是在
床上解决。”朱清菊向记者介绍母亲的伤情。其实除此之外，詹桂
珍的臀部、左右两侧的大腿上、胸部和腹部都有被野猪撕咬后的
伤痕。其中右腿外侧有个鸡蛋大小的洞，能看到里面的骨头。医
生介绍，好在老人被送医及时。尽管如此，为了保命，医生还是对
詹桂珍的肝、胆实施了部分切除手术。

“我长这么大，近距离看到野猪不下 20次，没想到这次竟被
野猪咬得差点没命了。”躺在病床上，詹桂珍显得有些虚弱。这个
常年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原本并不害怕野猪，可回忆起自己被
咬的经过时，她仍心有余悸。

詹桂珍回忆，事发当日清晨，她本打算从村里到自家的老屋
去看一眼。沿着河边的一条路，詹桂珍顶着清晨的薄雾往前走，
结果刚走出几百米远，就听到旁边的小土坡上有动静。詹桂珍
下意识地扭头，一头 200多斤的野猪瞬间向她扑来。

还来不及反应，詹桂珍就被野猪扑倒在地上。“腿上，肚子上，逮
哪儿咬哪儿，跟疯了一样。”詹桂珍说，不仅往身上咬，野猪还撕扯她
的衣服，并且咬着衣服将她拖行了好几米远。詹桂珍被野猪从路上
拖到路边的菜地里，然后又从菜地里被拖到了旁边的小河里。

之后，詹桂珍发现野猪咬着自己的外套衣袖不放，便急中生
智，直接将外套从头上脱掉。再加上此时不知从哪里跑来两条
狗，分别咬住了野猪的两条腿，野猪这才叼着外套逃进了河道旁
的灌木丛。

詹桂珍忍着剧痛强撑着从小河里爬起来，摇摇晃晃往村子所
在的方向走去。大约走了 200米远，她遇到了出门溜达的郭朝
清。“我只记得他们送我到医院，再醒来的时候就躺在病床上了。”
詹桂珍说，儿子、女儿接到她时的情景，她压根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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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69 岁 的 詹 桂 珍 恍 若 隔

世。10 月 9 日清晨，这位独居在

房县青峰镇的老人，在距离村子不到一公

里的地方碰到一头野猪，瞬间被野猪扑倒在地。幸亏

被人及时发现并送医抢救，詹桂珍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两天两夜

后捡回一条命。

被野猪撕咬拖行后，詹桂珍身上留下近 10处伤

痕。为了救命，医生无奈对她进行了部分的肝、胆切

除。以后能否像之前一样自由活动，目前还是未知数。

近年来，随着野猪数量的明显增加，它们的活动范
围也在逐渐扩大，甚至走进城市伤人。记者梳理全国
各地的媒体报道发现，很多城市都曾发现野猪的踪
迹。实际上在我市，野猪进城的情景也出现过。

2014年 11月 9日，黑龙江省穆棱市马桥河镇太安
村一村民在放牧途中遭遇野猪袭击，全身 10余处被咬

伤。据当地媒体报道，当日上午 11时 30分许，村民渠
继福准备上山将自家放牧的牛赶回家时，突然从旁边
的树林里窜出了一头野猪，野猪重约 100公斤，浑身长
满了棕色长毛，嘴里的獠牙如手指粗细。

2014年 9月 18日，由于汉江江水上涨，郧阳区江滩
附近的大面积芦苇被淹。当日下午，一头 200多斤重的
野猪从芦苇丛中窜出跑上堤岸，并在郧阳区第一中学附
近四处乱窜。接到群众报警后，郧阳区公安局迅速组织
6名狩猎队队员和 5条猎狗赶往现场。在这次“围剿”野
猪的行动中，一条猎狗被野猪咬死。随后，野猪又扑向狩
猎队员陈明生。陈明生果断开枪，将野猪击毙。

2019年 10月 23日，有人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黑
龙江东方学院附近拍到一头野猪狂奔的视频。一时
间，“二师兄”街头夜跑的视频成了网络热点。为了防
止学生受伤，学校紧急发布通知要求广大师生防范。

2020年 12月 27日，四川达州市通川区滨河路，一
只野猪出没“散步”引来市民近距离围观和拍摄。受到
惊吓后，野猪游过河，进入达川区范围。因为担心野猪
伤人，当地还投入警力寻找。

今年 10月 12日，一头 150斤重的野猪撞进南京街
头店铺，随后乱窜逃离现场。接警后，警方迅速出动 4
辆警车，将野猪赶进工地围起来。野生动物保护人员
给野猪打了 4针麻醉针才将其制服并将其送进了当地
动物园。

69岁的詹桂珍做梦也想不到，她会被野猪咬伤住进医院。从

年轻时在山野间放牛开始，她与野猪的相遇不下20次。

实际上，在人类近万年的驯化历史中，在人类的畜圈里，

猪这种食谱广泛、繁殖能力极强的动物，提供了稳定的肉类蛋

白来源。很少有人会想到，有一天，它的野生种，会成为危害

人类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隐患。现实中，随着退耕还林的推进，

生态环境的逐步向好，让野猪成了在广大农村称霸一方的霸

主。从农作物长苗开始，众多农民千方百计与野猪斗智斗勇

的过程中充满了辛酸与无奈。 ■文/记者 何利 图片均为资料图

1953年秋季，云南邵通市盐津县，在当
时名为仁和乡的小渔村，陈本中等四户村民
的苞谷被野猪吃掉了一石二斗五升。这段
被记录在盐津县农业生产办公室公报里的
经历，从日期上看，或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人与野猪最早且有据可考的一次冲突。

记者查阅国内多家媒体的早期报道发
现，这种隶属于偶蹄目、猪科、猪属的野生动
物遍布世界。仅在我国，就分布着东北亚
种、喜马拉雅亚种、华南亚种、新疆亚种、川
陕亚种、台湾亚种等 7个亚种。在十堰，各
县市区都曾发现过野猪的踪迹。

2020年 12月 18日，黄龙滩国家湿地公
园管理局联合张湾区大坝林场收回了放置
在公园库区及周边的 10余部红外线相机，
在检查拍摄内容时，野猪、黄麂等国家保护
野生动物多次出现，让“野保人”惊喜异常。
镜头首次拍摄到多只野猪同行画面，它们个
个身材浑圆健硕，时而寻寻觅觅，时而昂首
阔步。据悉，此次红外线相机采用多角度拍
摄的方式布设，从不同角度全方位抓拍野生
动物的活动规律。相比之前，拍摄到的野生
动物在数量、活动频率上有了大幅提高，野
猪成群结队出现时最多达 9只。

今年 5月，在距离城区不远的赛武当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对 10个监测点
野外红外相机采集的数据进行了初步提取
和物种鉴定，多个监测点拍摄到斑羚“结伴
而行”、野猪“全家福”、红白鼯鼠“夫妻档”、
小麂“母子同台”等画面。

对城里的人而言，野猪也许只是一种在动物园才会
出现的野兽，实际上，对于农民而言，野猪从来都不是一
个陌生物种。近年来，野猪进城的新闻也是频频出现。

2016年 7月 11日，郧阳区杨溪铺镇卜家河村村主
任李家朝向十堰晚报新闻热线反映，当地野猪毁粮严
重，村民无计可施。李家朝介绍，该村仅 5组 73户就有
百余亩秋粮被野猪毁掉，其中约 60亩苞谷、花生和红薯
已损失 42000斤，折合人民币 4万多元。

今年 7月 20日晚，记者在郧阳区青曲镇巷子口村 5
组看到，62岁的村民程先举和老伴带着狗上后山看护
自家 5亩苞谷地。为了吓走野猪，他们在地边点上几堆
火，偶尔扯着嗓子喊上几声，甚至从家里拿来铁质的盆
子在地头一阵猛敲。为了防止野猪糟蹋即将成熟的庄
稼，村民们想尽了所有能用的办法。几乎整个夏天，程
先举和老伴每晚都要带上家里养的狗下地，有时候干
脆整夜住在地头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即便如此，一个
夏天过后，他家的苞谷地还是被野猪糟蹋了一亩多。

在距离十堰城区不到半小时车程的郧阳区茶店镇
王家湾村，张家有和老伴种了 18亩地的苞谷、花生和红
薯。在早熟苞谷灌浆季节，成群野猪频繁下地，他家损
失了两亩地的庄稼。由于知道野猪是保护动物，不能

擅自猎杀，无奈之下，张家有买回一个喇叭反复播放，
吓唬野猪，但收效甚微。

每年的夏秋季节，我市各县市区的农村都会出现野猪
毁粮的情况。拒不完全统计，光是在郧阳区的20个乡镇
（场）345个村和社区，每年被野猪吃掉和毁坏的各类小水
果、粮食、红薯就达数百万斤。进入夏季，男村民基本守在
地里看护苞谷，苞谷收了再看护红薯。除此之外，即便是
在每年的春冬季节，野猪的踪迹在农村也不难发现。

其实这种人与野猪的斗争，早在 1953年就有文字
记载。当时，位于滇南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们就
总结出“猪口夺粮”的方法，写在当地政府工作报告里
只十个字，“日夜守望田边，防止兽来。”1959年，安徽地
区人民公社狩猎队总结出一套捕猎野猪的方法，其中
以暗箭、捕兽笼、绳吊法最为常见；在江西，人们甚至为
抓捕野猪设计了机器。

此后，随着捕猎、环境变化尤其是山林面积的缩
减，野猪一度在多地销声匿迹。直到上世纪 90年代前
后，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法》《枪支管理法》的颁布，以及
国有林区面临“两危”后，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很
多野生动物种群得以存续，适应性极强的野猪数量迅
速恢复和壮大。

分布广泛，十堰各县
市区均有野猪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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